
姚筱舟 ：

唱支 山歌给党听
文图 /白 麟

“ 唱 支 山 歌给 党 听 ，我把
党来比母亲……”，35年前 ，才
旦卓玛凭着这首歌一举成名 。
这支久唱不衰的 歌 ，使才旦卓
玛、作曲家朱践耳声名远扬 ，可
词作者“蕉萍 ”现在何处呢 ？

寻找“蕉萍 ”
1 963年3月 5日 ，毛泽东 发

表了 “向 雷 锋 同 志学 习 ”的 题
辞，全 国 上下学 习 雷锋活动轰
轰烈烈 ，《雷锋 日 记 》也九州传
颂。当时曾为电影《在烈火中 永
生》作 曲 的上海音 乐学院教师
朱践耳 ，从《雷锋 日 记 》中 看到
了雷 锋抄 写 的 两 段 共 八 句 的
《 唱 支 山 歌给党听》，便满怀感
情地谱成 曲子 ，并交给正在音
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
玛首唱 。

才旦卓玛一唱“红 ”天下 ！
从此这首歌家喻 户晓 。新闻媒
体在介绍这首歌的 词作者时 ，
都称 是 “雷 锋 同 志抄 蕉 萍 原
词”。“蕉萍 ”是谁 ？有人说是江
南某 名 校一女大学生 ，也 有人
说是雷锋的女朋友……有的歌
本干 脆打 上 “雷 锋作 词 ”的 字
样。

1963年底 ，朱践耳打听到
“ 蕉萍 ”就在陕西铜川 矿 务局 ，
便给矿上寄来一封 寻找信函 。
矿上一 下子沸腾 了 ：这红 透 天
的歌能是咱这穷山 沟的挖煤人
写的？！咱矿上真有这么个能
成的人物？！当时的矿党委书
记赵 炳 儒 在 大 会 上 谈 起这件
事，并动 员 干 部 下 去 寻 找 “蕉
萍”。有人就想到焦坪煤矿了 ，
会不会是文人玩的文字游戏 ？
焦坪 煤 矿 是个 不 足 千 人 的 小
矿，与甘肃毗邻 ，矿上下放干部
姚筱舟有写写画画的 “雅兴”，
常熬 出 些小散文 、小诗歌爱向
外投寄 。两三天后 ，书记把姚筱
舟叫 到机关询问此事 ，可他死
活不承认 ：他是被整怕了 ，以为
又有什么大祸临头了 ！后经宣
传部的干部反复 声明 ，是件大
好事 ，姚筱 舟这才紧 紧 张张地
承认《唱支山歌给党听 》是 自 己
“ 干 ”的 。这首诗和 另 外两首早
在60年 代《陕西 文 艺 》杂志 的
“ 诗传单 ”栏 目 中 就发表 了 。至

于以后雷锋是怎么读到并抄在 日 记本里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
战地初恋

1949年4月26日 ，姚筱舟的家 乡 江西上饶地区铅山一带解放了 。刚刚从
铅山 县高 中毕业的姚筱舟便和同学一起参了军 ，先在二野17军一个文工团
里打腰鼓 ，后又考进军政大学第5分校 ，毕业后被分到17军50师政治部任民
运干事 ，那年他才16岁。1951年“抗美援朝”，姚筱舟随军奔赴朝鲜战场 ，在铁
道兵第3师师部卫生队 当 文化干事 ，教战士唱歌 、学拼音 、认汉字……

赴朝第二年 ，国 内人民热忱地声援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官兵 。当时有位江苏
海门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给姚筱舟写来了慰问信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颗年
轻的心被爱情点燃了 。他便背过战友在防空洞的角落里 ，偷偷写下了 第一封回
信。时 日 一久 ，两人在信中 交流的感情竟很深厚了 。她在信中坦言喜欢他这位
有文化味的“兵哥哥”，表示将来愿与他相扶共度人生 ；而他总是喜欢把新收到
的信揣在兜里 ，趁没人的时候拿出来念念 ，一遍又一遍 ，心里就充满了甜蜜与
快乐 。有一次 ，他执行任务 ，刚走在木桥上 ，敌机就过来狂轰滥炸 ，他是南方人 ，
会水 ，跳下河从河里才死里逃生 。游到岸上 ，他赶快躲到一个 山 石后边掏出心
上人的信来看 ，可惜字迹模糊不清 。他为这心疼了好一阵子呢 ！

1 954年 ，姚筱舟回国 ，随部队撤回陕西华山后转业。1955年秋天 ，他被调
到新成立的铜川矿务局工作。1956年春 ，被分派到焦坪煤矿当 了一名技术 员 。

那时 ，姚筱舟和那位女生一直“信信相印”，他回了趟老家 ，还专程看望

了在 海 门 小
学教 书 的 她 。
两人 虽 是 第
一次 相 见 ，但
却深 深 体 会
到了 爱 的 深
情……就 在
他打 算 好 好
干几 年 调 回
老家 再 筑 爱
巢时 ，一 场意
外事 故 改 变
了他 的 命 运
——

矿工心声
1 957年

元旦 ，姚 筱 舟
所在 矿 区 的
一个 班 长 违
章作 业 ，结 果
引起 瓦 斯 爆
炸，死 了 14名
矿工 。他 是这
个矿 区 的 技
术员 ，受 连 带
挨了 处 分 ，被
降为 工 人 ，下
井采煤 。

受处 分
后，他 的 心死
了，本 来 自 己
出身 不好就受歧视 ，再出这么个事来 ，女孩嫁给咱 ，岂不是让人家往火坑里
跳！他怕连累 南方那心爱的姑娘 ，含泪撕碎了 自 己向往多年的爱情 ！

一个孤苦无依的江西青年 ，一个接受机关管制的内控人员 ，站在黄土高原
的寒风里 ，成 日 在焦坪露天煤矿抡洋镐 、挥铁锨……一身破烂的大棉袄裹在身
上，除了牙是白 的 ，浑身上下就成了一块活动的煤疙瘩了 。一个月 黑风高的冬
夜，姚筱舟苦闷得难以 自拔 ，他万念俱灰 ，绝望地走出小油毡棚的破门 ，准备走
上绝路 。这时 ，身后一只粗实的大手拽住了他 。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起干活的陕
北老哥 。当这位党员工友一夜长谈 ，他被感动了 ，胸怀变得豁达了……

在矿区 ，工友们没有歧视他这个“劳改犯”，不让他干重活 ，还保护 、开
导他 ，他开始与这些憨厚的粗汉们打成一片 。工余的时候 ，老矿工就讲解放
前的“霸王窑”、恶 “打头”，讲抽死矿工的“疙瘩鞭”……这些从旧 社会过来
的矿工 ，对共产党 、新中 国从骨子里充满了淳朴的浓情 ！当 时煤矿工人中有
句顺 口 溜很盛行：“矿是家 ，党是妈 ，大家都听妈的话……”在部队就爱写写
唱唱的姚筱舟心又动了 ，在矿团委书记田 一珠的鼓励下 ，他拿起笔写开了诗
文，并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萍 ”两字 ，作为笔名 。

1958年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 ，姚筱舟认识 了 一个老矿工19岁 的女儿 ，两
人不久便成了家 。婚后 ，他漂泊的心总算有了停靠的港湾 ，写作 欲望更强烈
了。那是1959年农历腊月 的一天晚上 ，焦坪矿早已是“煤海雪原 ”了 。当时 ，姚
筱舟和妻子就住在岳父家一间破旧的草房里 。就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蜷缩在
低矮的小饭桌旁 ，伴着妻子熟睡的鼻息和风雪的呼啸 ，他一连写 出三首小
诗，其中就有一首三段十二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
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
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他怎么也没有想
到，就是这首不起眼的小诗 ，竟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 ！

歌红人“黑 ”
1964年 ，全国开展了 优秀革命歌曲评选 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 》和《我

们走在大路上》、《戴花要戴大红花》、《社 员都是向 阳花 》等5首歌 曲 金榜题
名。当 时上级来函让姚筱舟进京领奖 ，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 身不好 ，加上
又是下放的内控人 员 ，怎能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 自 然没去
成。那次从北京寄来的奖品是一套《毛泽东选集 》、两幅绣有聂耳 、冼星海人
像的苏州小丝织和一张奖状 。可惜这些纪念品在“文革 ”中都被抄走了……

“ 文革 ”一开始 ，姚筱舟就成了“运动 员”，吃了不少苦头 ：他先是被强制
送往市郊区一个叫 黄堡的地方参加学 习 班 斗私批修 ，直到1973年才把他这

个“社 会 关 系
复杂 ”的 “煤
才子 ”借 调 到
局里 编 写 矿
史。期 间 ，他
的妻 子 韩 淑
华这 位 煤 矿
上的 二 级 钳

工被清理 出 “革命队伍”，失 去了 正
式工作 。为了养活4个儿女 ，倔强的韩
淑华在家属队里干起了临时工 ，装大
车、挖 水 沟 、剥 山 皮 、烧石灰……一
天为挣那1.38元 ，她 差 点搭 上了性
命！

在黄 堡挨整时 ，有 人 逼他 交 待
问题 ，还拉来他的妻子“检举揭发”。
那时 ，姚筱舟听着屋外人们正唱他写
的《唱 支 山 歌给党 听》，而 自 己 却还
得接受可怕的折磨……这个在战场
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 ，忍不住大哭
起来 ！

烂漫夕阳
1 984年11月 ，平 反 后 的 姚 筱 舟

被调 到 《铜 川 矿 工报 》当 编辑 。他受
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祸根就是他的
叔父 当 年是国 民党少将 ，胞兄 是国 民党造船厂的工程师。1985年 ，海峡两岸
关系 解冻 ，他又 因 祸得福 ，作为 无党派民主人士被选 为铜川 市政协常委 。
1986年 ，他又 当 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 文艺 》杂志副主编 。年过半
百，姚筱舟才正儿八经地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文化人 。

1997年5月 7日 ，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 ：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
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 ”音乐会 。在女儿的陪伴下 ，姚筱舟百感交集地踏
上了 飞往上海的班机。9日 晚8时整 ，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 ”
四楼演播厅举行的音乐会开幕式上 ，64岁 的“蕉萍 ”终于见到了73岁 的朱践
耳教授和60多 岁 的歌唱家才旦 卓玛 。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 ，穿越无数凄风苦
雨，三双苍老的彼此倾慕已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当 主持人饱含深情地介绍完三位老艺
术家的时候 ，台下掌声雷动 。紧接着 ，才旦卓玛再次深情地唱起了《唱支山歌
给党听》。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 ，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许多老同志
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年 ，姚筱舟的三首小诗在《陕西文艺 》上发表后 ，曾收到8元钱的稿费 。
一年后 ，上海唱片出版社给他寄来20元稿酬。35年 了 ，这首金曲不知已上了
多少歌本 、磁带 、唱片 、影碟 、电视台……而词作者只拿到过这28元钱 。屈指
算算 ，“焦萍 ”在焦坪煤矿风雨飘零的年头 也正好是28年！28年的沉浮，28元
的回报 ，是 多 么的 不等价呵 ！姚筱舟这叶小舟 ，横渡人生的海洋 ，恰巧印证
了这句 名言 ：“比海洋更 广 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广 阔的是人的心灵！”

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7月 1日 ，在举国 欢庆香港回归的喜庆 日 子里 ，身
为陕西省作协 、音协会 员的姚筱舟 ，终于收到了 中 国版权协会寄来的歌曲版
权页 。再次听着这支融入了 自 己 青春和血泪的《山歌》，姚老的眼眶湿润了 ，
他郑重地在版权页上签 上 自 己的 名字……

据新 华 社 北 京 电 （记 者 杨 国 钧 ）国
家主 席 江 泽 民6月 17日 在 中 南 海 接 受 了
美国 《新 闻 周 刊 》特 约编辑兼 《华 盛顿 邮
报》专 栏 作 家 韦 茅 斯 的 采 访 ，回 答 了 她
提出 的 问题 。

关于 中 美 关 系 ，江 泽 民 说 ，去 年 我
访问 美 国 的 时候 ，和 克 林顿总统共 同 决
定，中 美 两 国 共 同 致 力 于 建 立 建 设性战
略伙 伴 关 系 。这 为 面 向 二 十一 世纪 的 中
美关 系 发 展 确 定 了 方 向 和 框 架 。自 那时
以来 ，中 美 关 系 保持 了 不断 改 善和 发 展
的良 好 势 头 。我 同 克林顿 总统在华 盛顿
达成 的 共 识 正在逐 步 落实 ，两 国 在各个
领域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取 得 新 的 进 展 。同
时，两 国 在 促 进 朝 鲜 半 岛 的 和 平 与 稳
定、缓 解亚 洲 金 融 危机和 南亚 紧 张 局 势
等一 系 列 重 大 国 际 问 题 上 进 行 了 磋商
与合 作 。他 说 ，去 年 秋 天 我对 贵 国 进 行
了成功 的 访 问 ，现 在 克林顿总统 又 即将
访华 ，我 相 信 ，我 们 之 间 的 互 访 必将推
动中 美关 系 的进一步 发 展 。

关于 台 湾 问 题 ，江 泽 民 说 ，我们 解
决台 湾 问 题 的 基 本 方 针 是 “和 平 统 一 、
一国 两 制”。这 几 年 来 ，大陆和 台 湾之 间
民间 的 交 流往 来 日 益 密 切 ，增进 了 相 互
了解 。台 湾 居 民 有 两 千 二 百 万 人 ，现 在
到过 大 陆的 已 近 一 千 二 百 万 人 次 。最近
我们 召 开 了 对 台 工 作 会 议 ，提 出 要 全 面
发展 两岸关 系 ，加强 两 岸之 间 的 人 员 交
流。江 泽 民说 ，要实现和 平统一 ，两 岸就
必须进 行政治谈 判 。现 在 两 岸的政 治 谈
判能 不 能 进 行 ，取 决 于 台 湾 当 局 。我 希
望台 湾 当 局 从 两 岸 同 胞 的 长远 福 祉 出
发，从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的 大 局 出 发 ，以 实
际行动积极 响 应我们的 建 议 。

在谈 到 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问 题时 ，
江泽 民 说 ，今 天 想阐 明 这 几 点 ：第 一 ，世
贸组 织 是 一个 国 际性组 织 ，如 果 没 有 中
国这 样 最 大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参 加 是 不 完
整的 。第 二 ，中 国 要 参 加 ，毫 无疑 问 是作
为一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参 加 。第 三 ，中 国 的
参加是 以 权 利和 义 务 的 平 衡 为 原 则 的 。
我们 在 市 场 准 入 等 问 题 上 准 备 做 出 更
大的 努 力 。但 是 ，无 论 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谈 判的 结 果 如何 ，我们的 改革开 放都将
继续进 行下去 ，我们同 世界各 国 发展经贸
关系 的 决心和诚意 也不会改变 。对这 个 问
题，我 想 引 用 宋 朝 大 诗 人 辛 弃 疾 的 两 句
诗，那 就 是 “青 山 遮 不 住 ，毕 竟 东 流
去。”

当记者问及 亚洲金 融危机时 ，江泽 民
说，中 国 确实为缓解亚洲 金融危机做 出 了
积极的贡献 ，同 时也承担 了 风险 ，付 出 了
代价 。江泽民说 ，现在世 界经 济 的 相互 关
联日 益 密 切 ，对问题的 判断应该有一个共
同的标准 ，不能对一个 国 家 保持 币 值稳定
表示赞赏 ，同 时却对 另 一个 国 家 的 货 币 贬
值采取默认或 者放任态 度 。这样做是令人
难以理解 的 。世 界 上 重 要 国 家 的领导人都
应有长远的观点 ，不能 只 看眼 前 的 利 益 ，
而要从战略 的 高 度 看到未 来 。

在回 答 记者提 出 的 有 关 南亚 局 势的 问
题时 ，江泽民 说 ，由 于印 度 、巴 基斯坦先
后进行 了 核 试验 ，这 不 可避 免地将危及 南
亚乃 至 世 界 的和 平 与 稳定 ，并给 国 际防扩
散机制带来严重 冲击 。无论是印 度还是 巴
基斯坦进行核试验都是违 背世 界 潮 流的 。
但应 看到 ，印度是南亚危机的 始 作俑 者 。
缓解 南亚紧 张局 势的 当 务之急 ，是印度 、
巴基 斯坦 保 持 冷 静 和 克 制 ，立 即 恢 复 对
话，避 免 有可能进一步 激化紧 张 局势的言
论和行动 。印 巴 都应 当 无条件地签署核 不
扩散条 约 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 。

记者问 及 当 前 中 国 的 失业情况 ，江泽
民说 ，我们 已 经认识到 ，在搞社会主 义市
场经济 的过程 中 ，不可能没有失业 。但 中
国的情况与外 国 有所不 同 。在我 国 机制转
换过程 中 ，机关 、企 业都在精 简机构 ，有
些人 下 岗 分 流 了 ，但照样给他们发工 资 ，
他们还可 以上各种培训班 ，学到一定程度
后再安排工作 。所 以 ，他们不能算失业 ，
可以 说 是 待 业 、转 业 。至 于 失 业 率 ，我
想，目 前应 该控制 在百分之三 点五左右 。

记者还 问 到 ，中 国 准 备何时 签署 《公
民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江 泽 民
说，中 国 政府 已 经签署 了 《经济 、社会及
文化权 利 国 际公约》，并 已提请全 国 人 民
代表大 会审议批准 。至 于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 国 际公约》，我们准备在今 年 秋天
签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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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一 个 真 实 的 故事 ，笔 者 没 有 加一点点夸 张 和虚构 。透 过它 ，读
者朋 友 也 许能悟 出 些什么 。

1 998年6月 2日 ，重庆 西南 医院 自 愿戒毒 中 心 。
她瓜 子 脸 ，大 眼 睛 ，披 肩 发 ，身 材 丰 满而 苗 条 ，穿 着 一 身胸 口 开得

很低质 地很 好 的 碎花睡 衣 ，趿拉 着一 双样子 别致的拖鞋 。她的脚很 白 ，
指甲 涂 着红 。

医生 走 后 ，她满 不在乎地点 着一支烟 ，给我讲起她的 经历 。
她是被 家 里 人 宠 大 的 ，从 小 没受 过什 么 委 屈 ，连 小她4岁 的 弟 弟
都让 着 她 。高 中 毕 业那年 她18岁 ，没考上 大学 ，父母找关 系让她
在厂 里 上 了 班 ，后 来 ，她嫌 工 资 低辞 了 职，1994年 ，她20岁 ，到
一家 歌舞厅做 了 歌手 。

众所 周 知 ，在那 种地 方动手动脚 是常有的 事 ，开始她还有 点
受不 了 ，时间 一长就 习 惯 了 。

那个 人 的 出 现 是她上班的 两 个 月 以后 ，那天 她心情不好 ，一
个曾经被 她拒绝过 的 男 人 给 小 丽 买 了件皮 大衣 ，她恶心 ，也嫉妒

——小丽 是给他伴舞 的 ，比她低 ，比她丑 。就在 那天晚上 ，那个
人以888元 的 价格 点 了 她一 首歌 《其 实你不懂我 的 心》，还给她
送了 一 个特 大 号花篮 ，把 在场的 人 都震 倒 了 。就在那天 晚上 ，她
没回 家……此 后 ，她 堕 落 了 ，开 始拼 命 地玩 ，拼命地挣 钱 ，用
歌，用 打情骂 俏 ，用 曾 经 重 视过 的 自 尊 ，她挣 了 8万。1994年10
月，她 在 重庆 上 清 寺开 了 个 歌 厅 ，自 己 做 了 老板 。那时候 重 庆 流 行唱 卡
拉OK，再 加 上 她 很 熟 悉 客 人 的 消 费 心理 ，找 了 几 个 女孩 做 小 姐 ，偶 尔
自己 也客 串一次 ，所 以歌 厅 生意特别 好 ，最 多 的一 天挣了800多 。

1 995年 1月 ，她 存 折 上 第 一 个 数 字 就 是5.5万。1996年8月 ，10万 。
1 997年2月 ，25万 。

那时 候 ，钱就像长 了 腿 似地往 她 手里 跑 ，她挣钱都挣傻 了 。有 一天
晚上 ，她喝 醉 了 酒 ，拿 着 十 几 张拾 元 的钞票 ，撕成一 条 一条 的 ，一点感
觉都没 有 。她 又 开 始拼 命 花钱 ，买衣服 ，买化妆品 ，都是最流 行 、最 高
档的 ，而 且 从 来 不 讲价 钱 。尽 管 她 这 样 花，1998年3月 ，她 存折 上 的 数
字还 是51万 。

有一 天 ，她 去一 个 叫 二 毛 的 朋 友家玩 ，看 见 几 个 人 含着 小管在一张
锡纸 上吸 着什 么 ，她 觉得好玩 ，二毛 就让她 也吸 了 几 口 。吸 了 之 后 ，她
脑子 里晕 乎 乎 的 ，想 要什 么 就有什么 ，想 当 什么 是什么 ，要珠宝 ，要汽
车，脑 子 里就全 出 现 了 ，想 当 演 员 ，当 明 星 ，马 上就 当 上 了 ，有一 种说
不出 的 快 感 。后 来 ，二 毛 又 叫 她吸 了 几次 ，没 几 天就上瘾 。然 后二毛就
不给 她 吸 了 ，让 她拿 钱 买 ，从 此 ，她成 了 吸 毒 者 ，一 天 两 克 ，一 克400

元。开 始 ，她 的 瘾 不 太 大 ，只 是 在 家 里 偷 偷地吸 ，尽管她做得 隐 蔽 ，有
几次 还是 差 点 儿被 发现 了 。有一 天 ，她忘 了 插 门 ，弟 弟推开 门 看 见她 手
舞足 蹈 的 样子 以 为 姐 姐病 了 ，幸 亏 父 母都 不 在 ，后 来 她编 了 个故 事 圆 了
过去 。还 有 一 次 ，她吸 了 两 片之 后 ，迷迷糊 糊 上厕所 ，结果 在厕所 里 睡
着了 ，自 己 什 么 也 不 知 道 ，也 是弟 弟 发现 了 ，告 诉 了 妈妈 ，才把她拖 回

去。第 二 天 她 又 给 父 母编 了 个 故事 ，善 良 的 老 人 无 论
如何 也想不到 自 己 漂亮 的 女 儿 是个烟 鬼 。

后来 ，为 了 安 全 起 见 ，她 在 外 包 了 一 间 房 ，躺 在 床
上，对 着柜子镜子 里 的 自 己吸 ，神 不知 ，鬼 不觉 。

时间 长 了 ，她 的 瘾越 来越大 ，家 也 不管了 ，歌厅 也 不
管了 ，脑子 里想的 都是毒品 ，毒瘾一上 来 ，天 王 老子 也 不
行，非 弄 到 不 可 。有 一 次 犯 瘾 ，浑 身 痒 得 像 有 虫 子 爬一
样，流 鼻 涕 ，流 眼 泪 ，怎 么 也 找 不到 刚 买 的 药 片 ，听 弟 弟
说丢 到厕所里 了 ，她像疯了 一样 ，揪住弟 弟 一阵猛打 ，打
得他 满 脸 是血 ，如 果 不 是 邻居 闻 声过 来拉 ，那 天 她 差 点
儿把他打 死 ！直到现 在 ，她弟 弟还 有一个手指弯 曲 着 不
能伸直 。

第二 天 ，她 也 非 常 后 悔 ，再 加 银 行 里 的 钱 只 剩 下 3
万，她 也 3个 月 没 来 月 经 了 。她 从 一 本 书 上 知 道 ，吸毒很
可能丧 失生 育能 力 ，她决定 戒 。

那天 ，她 故 意 不 装 钱 ，把 自 己 锁 在歌 厅 里 ，喝 水 、抽
烟、拼命地忍 。后来 忍 不住 了 ，摔烂 了暖壶 、水杯 ，掀 倒 了
茶几 ，踢 倒 了 沙 发 ，拿 头 使 劲撞墙 ，抱着 脑 袋 满地打 滚 。
最后 ，她 还 是输给 了 毒 品 ，披头 散 发 地坐 出 租 车 飞 到 二

毛家 ，向 他要 货 。没 有 钱 ，二 毛不给
她。她死 皮 赖脸地跪 在地 上抱着 他
的腿 乞 求 ，他 让 她脱 光 衣 服 ，她 脱
了；他让她爬 在地上 ，她 爬 了 。给药
片之 前 ，二毛强 奸了 她 。她 认了 。

她还 算 是 一 个 有 理 智 的 女 人 。经过 这
两件 事 的 刺 激 ，她 终 于 来 到 这 个 自 愿 戒毒 中 心接

受强 制戒毒 。
接受 采 访的 那天 ，是她入 院 治疗 的 第 7天。3

天后 ，她将完成治疗 。
故事 该 结 束 了 。然而 ，她 后面 的 闲聊却给 这

次采 访增加了 一个令 人 不安 的结 尾 ：
我这 不 算 啥 ，我 的 一 个 朋 友 吸 掉 了 一 百 多

万，光 戒 毒 就 戒 了 四 次 。第 一 次 戒 的 时 候 ，开 的
高级 小轿 车 ，住 的 特级 病 房 ；第 二 次 戒 的 时 候 ，
骑了 个 摩托 ，住 在 普 遍 房 间 ；第 三 次 的 时 候 ，自

己步 行过 去 的 ；到 第 四 次 时 ，就纯 粹 穷 光 蛋 一 个 了 ，是他姐 借 钱送
他去 的 。现 在 我还 是 第 一 次 戒 ，还 不得经过二进宫 、三进宫 的 ？我
有个 对 象 ，是 个 大 学 生 ，知 道我吸 毒 ，他好 象 要跟我吹 ，吹就吹吧 ，
两条 腿 的 男 人 满街 都 是 。现 在 钱 是 不 多 了 ，可 是 该 花 的 还 得花 ，我
这裙子 两 千 多 ，这 双拖鞋 七 百 多 ，管他呢 ，反 正 不买 也 是吸 了 。钱这
玩意 儿 ，花了 也就有 了 。

聊到 这 儿 ，笔 者 刚 想 劝她 ，门 开 了 ，走进 一 个 看 上 去 二 十 岁 左
右的 女孩 子 。从说话 上 看 ，她俩很熟 ，笔 者不能再说什么 ，只 好起 身
告辞 。

走到 医 院 门 口 ，笔 者 发现 采 访 本忘 在 房 间 里 了 ，又 返 回 去取 ，
推开 门 ，笔 者呆住 了——她在吸毒 ！

还能说什么呢 ，面 对她吃 了 一惊之后又 松 了 一 口 气的 神 色 ！
几天 后 ，笔 者打 电 话给 戒毒 医 生 ，医生 告 诉笔 者 ，她 已 经 出 院

了，生理上 的 毒瘾 已经 去除 ，至于“心瘾”，那就看她 自 己 的毅 力 了 。
笔者向 医 生要她留 下的 电 话号码 ，医生 说 ，她留 的 号码 是假的 。

笔者没再说什 么 ，只 好 在心里默默祝福她早 日 回 到人间……

“ 猪饲 料 ” （ 诗 画 配 ）海 亭
大伙 拼 命 干 ，
厂长 下 酒 店 ，

一顿 “王 八宴”，
花掉 千 把 元 。
店家 问 厂 长 ，

这钱 该 咋 办 ？
“ 写 成 猪 饲 料 ，

我来 把 字 签 ，
若要 有 人 问 ，
就说 搞 ‘三 产 ’”。

轻装上阵　祝您好运
——致 高 考 考 生 及 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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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虽然国家在大 力提倡并推行素质教育 ，但
“ 应试上大学 ”仍是 当 前适应 国 情的选择 ，所以对考生来说 ，六 月 、
七月 仍是一段“战 斗的 岁 月 ”，无论你走进哪一所有应届 考生的学
校，就立 刻感受到 异常 紧张的 “战地气氛”。在这种紧张而压抑的氛
围里 ，对那些 箭在弦上 、背水一战的考生与家 长来说 ，下面这些话
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

以健康心态迎战

象往年一样 ，大部分考生的心理过于紧张 ，尤其是那些成绩较
差的学生 ，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焦灼感和恐惧感 ，并拚命地与时间 较
量。他们知道 ，考得不好不仅会影响学校 ，也会令父母深深的失望 。
这些不 良 的心理状态和紧 绷绷的时间安排 ，已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
他们的复 习 效果 。由 于头天晚上熬夜或被父母请来的家教搞昏了
头，有的 竟在学校的课堂上打起瞌睡来 。再看一些学生 ，往往有的
神呆滞 、反应迟缓 、言语不清等劳累 或思虑过度的临床症状 。

在此应告诫家长别再盲 目 为孩子请家教 ，要保证孩子充 足睡
眠，应安排一些必要的体育活动 。切不可不顾学生的承受能力 ，不
断施加压力 ，搞得学生筋疲力尽 。

作为学校和家长来说 ，要特别 注意从心理上和时间上主动地
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他们的压 力 。可惜有不少学校和家长对文体活
动往往很谨慎 ，有的甚至连毕业班的文艺和体育活动 也不允许搞
了。

择校不要盲 目
现在 ，考 生填志愿的选择心理 已趋成熟 。但 由 于父 母望子成

龙心 切 ，在这个问题上 ，总 是不断地问这问那 ，使考生心乱如麻 ，
陷入选择的 两难 。

家长 的 心情是 可 以 理解 的 ，谁 不 希望 自 己 的 孩子 考上最好
的大 学 呢？尽管 国 家 已 宣 布 从 去 年开 始 ，大学 毕 业 生 不 再统一
分配 ，全 部进 入 人 才市场 ，但家长们鼓励孩子报 重点学校的热情
依然未减 。

其实 ，从 前 几年 毕业 生分配的情况来看 ，越来越 多 的用 人 单
位对毕业生的选择不再是唯文凭 ，而是重视其实际综合能 力 。这
说明 一考并非就定 了 终身 。所以 ，家长们在考虑选择志愿的时候
应更 多 地尊重孩子 自 己 的志趣 ，免得 日 后 落下埋怨 。

误区 需要走出
许多学校和家长 ，认为孩子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不能出任何

意外 ，不能浪 费一点时间 ，于是都要求孩子不要做剧烈运动 ，不要
看电视 ，连 中央台新闻联播也不让看 。个别家长还拼命地向孩子灌
输“临阵磨枪 ，不快 也光 ”的理论 ，用陪孩子熬夜等办法 ，将孩子的
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使孩子一天到晚难得喘息 。还有一些考生家长
陷入给孩子滥用补品或整天围着孩子唠叨不休的行为误区 。

医生和教育 工作者指 出 ，应 当 努力提供一个健康而合理的学
习环境 ，要以平常心去对待孩子的学 习 ，不可向他们施加任何超常
的压 力 ；补充营 养 要根据孩子的 身 心状况合理地补充 ，尽可能食
补，而 非药补 ；督促也 要适可而止 ，避免增加孩子 的烦躁情绪 。总
之，无论是学 习 安排 、心理调节 ，还是营养安排等都宜平平常常 、自
自然然 。

谁能正确地对待高考 ，合理科学地安排考前的一切 ，精神抖擞
地轻装上阵 ，成功就将属于谁 。


